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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

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
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曾任新加坡国
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报记者 朱珉迕

一年前的4月2日，美国政府抛出“对等
关税”，震动全球。两周之后，郑永年对媒体断
言，此次关税战“虽然比过去八年更为激烈，
但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有
利的局面”。

众所周知，“对等关税”首要针对的是中
国，全球范围内予以回应最强烈的也是中国。
在郑永年看来，这是一场韧性之战，更是实力
之战，而相比过往，中国已经有了充分准备。

一年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方方面面似乎
在印证郑永年的判断。而这一年间，从“扭抱缠
斗”到数轮谈判，中国展现着自己的定力和韧
性，也丰富着对彼此、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一个
剧烈变动的世界，亦在考验着中国的作为。

3月中旬，我们在杭州见到郑永年。采访前
一天夜里，主张“交往理性”的德国哲人哈贝马
斯去世，舆论唏嘘。美以伊战事陷入相持，霍尔
木兹海峡搅动全球市场。在整个3月，特朗普
政府多次释放访华信号，尽管行程暂时推迟，
仍可见其迫切的意愿。
“这个世界很现实。”在与解放日报·上观

新闻观见工作室的对话中，郑永年多次表示，
经过一年洗礼的中美关系，已展现为一种“实
力政治”。这种逻辑下，大国与大国的相处、大
国与世界的相处、大国与自身的相处，都需要
有新的认知方式、新的行事风格。

至于那个老问题，中美之间，会发生修昔
底德陷阱吗？郑永年斩钉截铁连说“不会”。

只有建立在斗争基础之
上的合作，才最牢靠

观见：一年前特朗普政府刚抛出“对等关
税”时，你就说，中美两国要“越斗越谈”。一年
过去了，事情发展符合你的预期吗？

郑永年：从“对等关税”开始到现在，中美
关系还是有一个本质性的、非常大的变化。特
朗普提出“对等关税”后，我们是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反制的国家。他们曾说，你要不在餐
桌上，要不在菜单上。经过这么多轮的斗争，我
们做对了，我们不仅仅在餐桌上，还获得了其
他国家的支持。如果不斗争的话，我们恐怕跟
其他国家一样，都在菜单上。

特朗普以前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一
方面打压中国，卡脖子、出口管制，另一方面又
想跟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觉得这两个可
以同时进行。那我们告诉他，不行。同时，我们
找到一个“对等”的原则。我们的“稀土新规”就
做得很好，是在告诉美国，你的芯片确实好，但
别忘了，芯片生产过程中我们的稀土有重要作
用。也正因为这样，现在中美的竞争从产品转

向“关键矿产”了。我们“稀土新规”的目标是
“止戈为武”，不是说我要使用，其实是为了阻
止你使用不当的手段来针对我。

观见：全球舆论似乎都已经默认，中美是
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特朗普直接说，现在世
界是G2的格局。你怎么看？

郑永年：这个概念最早是奥巴马时代提出
来的。当时提G2，我们拒绝接受。为什么？因为
尽管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同时要求
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表面上看没问题，细
看就有问题了，也就是美国要中国根据美国所
希望的方式，即所谓“规则至上”的方式来提供
美国所规定的国际公共品。当时我们就不干了。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一样了。G2这个概念
说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猜，特朗普到底什
么意思？我想，不用纠结，客观上这个世界已经
是G2了——无论从技术发展水平、经济规模、
军事、消费，方方面面，中美两国都远超其他国
家。我们也不需要避讳。特朗普提出G2，更多
是承认了一个既成事实：世界上只有中美坐在
最主要的谈判桌上。

观见：这种结构是长期的吗？
郑永年：过去就制造业来说，美国是第一

梯队，日本跟欧洲是第二梯队，我们是第三梯
队。现在变化太快了。欧洲朋友告诉我，高科技
要么在美国，要么在中国，欧洲没有了。马克龙
以前说“北约脑死亡”，我个人觉得整个欧洲就
是“脑死亡”，因为它依附美国太久了，不会独
立思考了。日本当然也是个强国，但我们的经
济体量是它的近5倍。印度确实有发展潜力，
但我觉得还早。G2这个结构会维持二三十年。
我们要有底气。

观见：G2框架下的中美关系，跟非G2框
架下的中美关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郑永年：所谓G2，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两个
集团”，那是错了。我们不是集团。现在的G2就
是个事实，但这一事实可以有不同呈现方式。

过去的美苏模式，是对抗模式，就是一个
世界、两个体系。还有一种模式，是合作。合作
模式，并不是没有斗争。经过去年以来这么多
轮谈判，到今年还会有多次元首外交，可见我
们的斗争是为了合作。可以说，只有建立在斗
争基础之上的合作，才最牢靠。

现在年轻一代看美国就
不一样，可以平视了

观见：从2018年上一轮贸易战开始，美方
就反复威胁要与中国“脱钩断链”。去年你曾
说，适当的“脱钩”对中国未必是坏事，而在特
朗普2.0时期，中美关系有从“脱钩”转向“融
合”的可能。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吗？

郑永年：脱钩断链讲了九年了吧，拜登时
期还变本加厉搞“小院高墙”，脱钩了没有？没
有。很简单，中美两国的经济高度互补。你看美
国的优势就是基础科研、金融服务业、软件、生
产性服务业，以及大量的农产品生产。中国呢，
刚好互补，我们的应用技术转化，我们的制造
业、实体经济，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软
件使用以及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你看去年这
样的情况，中美还有几千亿美元的直接贸易
额，对吧？脱不了钩。

观见：跟特朗普的“交易思维”是否也有
关系？

郑永年：我们看看过去十年。特朗普第一
次上来，缺乏经验，大权旁落，他的国务卿蓬佩
奥炒作“共产中国”，似乎又回到冷战。拜登一
上来，“民主”“专制”，意识形态政治这些东西
都出来了，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利益问题。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就不一样，他对意识形
态不感兴趣。他对拜登时代在中国周边构建了
那么多团伙式的围堵，也不感兴趣。拜登是依托
盟友，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贸三条战线跟
中国斗，而现在中美主要就是“经贸”一条战线。
即使在这个“经贸”里面，特朗普，包括他的80
后执政团队，万斯、鲁比奥，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观见：彼此的认知都有变化吗？
郑永年：我们以前老一代看美国，是比较

仰视的，因为美国发达。现在年轻一代就不一
样，可以平视了。而美国看我们也在变化。像拜
登那一代人，在中国还很穷的时候他们还同情
我们，甚至还想帮助我们发展，但他是俯视的、
是看不起中国的。但现在这批80后，他们看到
的是什么？老布什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几乎每
三年有两年在打仗，而中国却在专心搞建设。
他们这些人，尽管有的对中国不是很友好，但
他知道中国很厉害，心底是尊重的，这会影响
到外交政策。

这样一个过程来看，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慢慢地，中美关系特别是竞争，从以前的很
多我认为比较虚的意识形态、民主政治层面的
东西，以及地缘政治这样的，慢慢转向“实力政
治”。这就使得我对中美关系反而更有信心。

观见：今年以来美国先后对委内瑞拉和伊
朗动手，有人担心，这里可能包含着一种新的
对付中国的方式。你怎么看？

郑永年：特朗普的国家战略，我认为是两
条：一条是巩固西半球，一条是“离岸平衡”。特
朗普不喜欢以前的盟友体系，盟友太多了，都
是吃美国的饭，美国承担不起。相比之下，“离
岸平衡”就只要找几个支点，不需要那么多盟
友。以色列就是它在中东的支点。

打伊朗，更多是为了解决美国自己的问
题，而不是直接针对中国。当然可能这次美国
出现了战略误判。这是题外话。但你讲的这种
担心也有道理，他会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所
以我在想，特朗普是否在进行一场“无意识的
地缘政治革命”？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但客
观上，针对的是跟我们经贸关系比较紧密的国
家，如果成功了，等于在更大范围对中国形成
包围圈。当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
要实现并不容易。

观见：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如何自处？短期
来说，过去的一些布局可能会被打乱，许多中
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已经受损。中长期看，我们
的全球化战略，尤其是企业的全球化战略，是
否需要进行调整？

郑永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值得担
心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到这个阶段，
它的企业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就要有
解决方案。

过去有人觉得，出海好像就是资本外逃，
这个当然不是没有，但绝大部分还是因为企业
全球化的需要。那么怎么保护他们的利益？政
府要出手。从当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
东印度公司，包括WTO，都是西方保护他们海
外利益的手段。日韩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很系
统，他们有各种协会、各种手册，对企业有非常
明确的指引。

相比之下，我们实质性的动作还不够。我们
的企业在海外都可能面临巨大风险。那么就要
研究，看看欧美怎么做，日韩怎么做。另外还要
总结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些人说企业“不出
海必出局”，但我发现很多时候企业“一出海便
出局”，一些企业盲目出海，造成财富资本大量
损失。大家看到的报道大多是一些成功的例子，
但失败的案例更值得好好总结。

什么叫软实力？硬实力
的软用才叫软实力

观见：讲到实力政治，3月14日晚，哈贝马
斯去世了，很多人在网上回忆他关于交往、沟
通、对话的主张，对照今天的世界，不禁唏嘘。
今年慕安会一个关键词是“破坏性政治”，看上
去丛林主义越发明显，世界越来越混乱。这也
是实力政治的体现吗？

郑永年：首先说哈贝马斯。我想，哈贝马斯
和去年离世的约瑟夫·奈（《软实力》作者），他
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反映。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人也过去了。恐怕
可以说，他们是旧世界的人物了。

今天这个世界很现实，我们要改变心态。
当初“软实力”这个概念引进来时，我跟我的学
生就写了篇文章，我说什么叫软实力？The
softuseofhardpowerissoftpower，即“硬实
力的软用才叫软实力”。没有硬实力，哪有什么

软实力？美国的航母就是这样的硬实力。你看，我
们现在有硬实力，但如果你不用硬实力的话，相
当于没有，你要用，否则如何来维护我们的国家
利益？

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善用
hardpower。大家要清楚，没有hardpower，谁都
看不起。

观见：怎么实现“thesoftuseofhardpow�
er”？

郑永年：过去几年，一些大国客观上就开始
在瓜分世界了。我们肯定不会参与瓜分世界，我
们本身是列强瓜分世界的受害者。但我们应拿回
属于我们的东西。台湾问题要不要解决？南海问
题要不要解决？这是主权问题。还有我们周边这
些问题要不要解决？

观见：与此同时，我们还是倡导多极化，强调
大国担当。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试
图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你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
影响世界？我们看看以前的大国怎么做，近代早
期是殖民主义，后来是帝国主义。我们能做吗？肯
定不会做。那么要怎么做？我就提出来，要“产能
改变世界”。

观见：现在西方攻击中国最多的一个点就是
“产能威胁”。

郑永年：我们不要听他们胡扯。“产能改变
世界”是最和平的，因为任何国家都要发展。而
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开源式的现代化，开源非
常重要。

西方的发展是自己爬上来之后，就把梯子抽
掉，不让其他国家爬上去。中国不一样，我们说
“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发展起来后，就把梯子伸
出去，允许并且鼓励和帮助其他国家去爬。这个
世界那么多冲突，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宗
教，但主要还是发展不均衡问题，国内发展不均
衡就导致阶级矛盾，国际社会发展不均衡就带来
民族主义。解决了发展不均衡问题，慢慢地，国际
社会就能和谐起来。

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国的巨
大产能走出去，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打造产业、促
进就业。“一带一路”的重点便是建基础设施，这
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所需的。我们在当地做增
量经济，帮助大家发展起来，解决发展不均衡问
题。当然，何种产能出去，用哪一种方式，是要具
体思考的。

观见：如果有的国家想在中美之间“两头下
注”，我们如何处理？

郑永年：你说对了，我们一般说天下都是朋
友，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政治学里面说的，
“敌人”跟“朋友”是相对的，如果你说不存在一个
没有敌人的世界，也不存在一个没有盟友的世
界。那么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履行大国责任，帮
助其他国家共同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也要防
止大家都来“吃”中国这块“肥肉”。

二战以后，你看美国确实发挥了很多积极的
作用，在欧洲我觉得是“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帮
助欧洲发展，同时也控制了欧洲。第二步，他帮助
亚洲经济体，主要是日本和“四小龙”，一方面帮
助这些经济体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控制了这些国
家。那我们要做什么？其实现在已经面临这个问
题了。

观见：中国过去一直强调“不干预主义”，我
们不太会说“控制”别人。

郑永年：不干预主义，当然很对。但你的利益
怎么保护？几个方面已经开始了。一个就是当地的
政府，比如跟拉美、非洲，我们和一个政党领导的
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另外一个政党上来他可能就
不承认，这个东西你如何拿得回来呢？第二就像美
国的长臂管辖，像巴拿马，我在越南、在墨西哥做
生意，它长臂管辖，搞毒款条约，那你怎么保护利
益呢？第三个，当海外的很多东西直接影响到了我
的内部利益了，电诈、毒品走私、人口贩卖，我们现
在面临的情况跟美国有什么区别呢？周边有些国
家已成为很多问题的来源了，电诈都直接针对中
国公民了，我们是不是要有所行动？

我们当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把人家的总统
去推翻，去搞颜色革命。即便有能力，我们也不会
这样做。但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那就需要
用另一种“不干预”，我称之为“不干预主义2.0
版”，或者说“积极的干预”，来保护利益。

观见：如何实现“积极的干预”？
郑永年：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实践。例如，在打

击电信犯罪方面，我们通过双边合作加快干预进
程，这就是积极干预的体现；又如，我们在中亚推
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展公开、透明的多边合
作，围绕各国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
题协同应对。这些做法都表明，积极干预是可行
的。我的意思是，不要总刻板地强调“绝对不干
预”，换句话说，不要把道德主义理想化。

一定要有定力，最重要就
是不能“脱实向虚”

观见：过去一年，国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做好自己的事”。从自身来看，你认为中国做得
最正确的是什么？

郑永年：我们抓住了制造业。制造业、实体经
济，这是硬核经济，是基本盘。美国有美国的强
项，原始创新、金融业、服务业，都比我们强。但也
有代价，那里有很多“从0到1”原创性的东西，如
果缺乏应用技术转化的能力，就缺乏生产能力。

我们一直担心美国对台湾军售好多先进的
武器，但生产能力低得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才能
交货？美国的造船能力只有中国的4%。所以我看
万斯说得特别对，美国创新能力确实很强，但任
何的创新包括金融创新，最终的落脚点就是制造
业。没有了制造业，创新难以落地。

特朗普现在说要造船，要跟中国竞争，但你
仔细一看，造一条船高科技占多少？30%。剩下百
分之六七十都是中低端技术，而美国恰恰没有。
当年里根-撒切尔革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让英美
放弃了整个制造业。这一点，我们对自己坚持的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当家要有信心，不要犯错误。

观见：现在美国不遗余力要推动制造业回归。
郑永年：我一直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制造

业跟服务业，实体经济跟金融，在一个经济体内
部均衡发展没问题，但要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强，
不可能。美元霸权背后是什么？大家都需要使用
美元，因为美国是个进口大国，美国大市场向大
家开放，因为它自己不生产，完全靠进口。如果美
国要实现制造业回归，成为一个制造大国的话，
自己都能生产了，那谁使用美元？所以我觉得特
朗普不可能实现再工业化。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如
果美国继续像之前这样走，那么中国的制造业、
实体经济还会一直强大下去；如果美国真的实现
了制造业回归，那他肯定要让渡很大一部分的金
融空间、服务业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定力，
不要犯错误，最重要就是不能“脱实向虚”，不能
过度平台化、过度金融化。越是变局，越要有定
力。定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经济基础、物质基
础、技术基础。我们不要被美国带节奏，同时要盯
住美国，盯着美国的长板和短板，来不断优化我
们的策略。

观见：进一步的竞争中，我们还有什么短板，
你认为是亟待弥补的？

郑永年：中美两国，尽管制度、意识形态等很
多东西不同，但也有很多实际的方面会趋同。美
国现在学中国学得很快，比如学我们的产业政
策，又比如“科技右派”，用我们的话说，科技右派
主张的其实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你说短板，我们的短板不在技术层面，而在
活力层面。这方面，我们也要学一点特朗普。他在
做两件事，就是去监管和分权。这两个领域，我们
要努力。第一，对企业适度监管，不是没有监管，
但一定是适度的、柔性的。创新药、游戏、人工智
能，如果我们监管过多，落不了地，那就会跑去美
国。为什么现在美国那么乱，高端的人才、资本、
技术还是拼命往美国跑？

第二，特朗普的“分权”很有意思。他说你立
一条新法，首先要废掉10条旧法，同时让地方政
府搞活。这是我们需要学的。现在美国在宏观上
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越来越不开放，
但它微观上依然是开放的。中国宏观上越来越开
放，但微观开放上我们还有许多文章要做。我们
的地方政府，很多时候管得太死，我说是政府太
有为、资本太有效，反而社会不够活跃。接下来，
除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我们还要一个“有活力
的社会”，要放得开、管得活。

对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中美竞争转向“实力政治”，我们更有信心

（上接第1版）
陈吉宁结合今年以

来经济运行、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
等工作推进落实及大气污染防治情
况，同与会同志作了深入分析。陈吉
宁指出，当前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二季度
工作要与问题查摆整改紧密结合起
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
功夫，不断拿出新招实招。强化对照
检查，切实改进工作，奋力创造新的
业绩。要鼓足干劲，始终保持战略敏
捷，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既见“树
木”又见“森林”，在把握发展规律中解
决具体问题。要加强调研，深入一线了
解清楚具体行业、具体企业的真实需
求，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底。善于从
“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把共
性问题的解决化为体制机制改革、政
策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检
验政策制度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
性，把政策措施落实得更精准、更符合
实际。

陈吉宁指出，要强化协同，进一

步加强跨部门协作、跨领域统筹、跨
层级贯通，推动全市上下拧成“一股
绳”、树牢“一盘棋”。上下条块之间要
更好“握指成拳”，强化同频共振、协
力攻坚，形成部门指导精准科学、区
里落实坚决有力的局面。要一抓到
底，在强化责任落实和工作闭环上下
功夫，对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
领域要持续跟进、动态优化、抓紧抓
实。要把群众工作做得更扎实，回应
群众诉求务必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务
必全面，预警应对处置务必快速，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维护社
会安全稳定工作做得更细致。全市上
下要锚定目标、锲而不舍、务求必成，
推动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
断闯新路、开新局。

龚正就做好二季度工作指出，要
按照市委部署，紧扣目标、紧抓重点，
持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要全力保持重点行业稳定运行，发挥
重点区域“顶梁柱”作用，放大文商旅

体展联动效应，持续抓
好重大项目建设，加强重

点企业走访服务。要着力落实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全
力推动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及临
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东方枢
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各项建设任务落地
落实，深入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要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动产
业体系优化升级。要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扎实抓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做
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全
力攻坚城中村改造和旧住房成套改
造，深入推进美丽上海建设，强化污染
防治平台期攻坚。要着力筑牢城市安
全保障网，全力打好重点领域整治攻
坚战，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准备工作，不
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市领导迟耀云、赵嘉鸣、张为、陈金
山、郑钢淼、张小宏、卢山、陈宇剑、贺
青、舒庆、彭沉雷、虞丽娟出席会议。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拿出新招实招

（上接第1版）
陈吉宁指出，上海作

为改革开放前沿、科技创新高地，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推进“五
个中心”建设过程中会率先遇到新情况
新问题。要在运用新技术过程中提高认
识，回答好司法实践中的新课题，形成

更多具有引领性、示范性、带动性的成果。
要推动干警学技术、用技术，提升高水平
的司法能力，引导年轻干部当好数字法院
建设的生力军、突击队。要通过有针对性
的培训，带动整个系统形成比学赶超的风

气，带动整个队伍数字化
智能化能力的跃升。要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
引导广大干警更加奋发有为、勇于争创一
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
更高水平的法治上海作出新贡献。

市高级法院院长贾宇参加调研。

强化“五个中心”建设司法保障

（上接第1版）河埠头是村
民家门口的小码头，淘米洗
菜、取水灌溉都离不开它。营造团队尊重
村民的生活习惯，保留并修复了400多个
河埠头，尽管工程量因此翻了几倍。

营造团队还计划贯通滨水步道。过去，
河道是村民出行的主要通道，家家户户以
船代步；如今道路通达，河道与河岸反而被
用于堆放杂物、搭建违法建筑，成了“灰色
空间”。设计师们与村民反复沟通，动员大
家让出一部分空间，步道贯通后，重新成为
村民的“公共客厅”。闲置下来的船只化身
为新景观的一部分。设计师陈玉说，新元因
水网穿插、地形限制，部分步道难以连通，
团队便用船来串联，替代造价高昂的桥梁，
反倒成就了一道独特风景。

肌理修复改变了乡村营造理念，越来
越多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3年前，上
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乡村和生态景
观规划分院院长陈琳在青浦西岑单元调
研时发现，山深村不少村民身怀绝技，种
花理园自有一套。营造启动之后，这些村
民匠人被请来做专家指导，和设计师一起
商量菜园子的样式，一改过去设计师统一
提供方案与材料的做法。老农民还指导施
工队怎么修土沟。

陈琳的想法很实在，乡村风貌本就是
村民在长久实践中自然而然塑造的，理应
让他们参与进来。

参与感体现在一处处细节里。过去村
民修房子，只能买到琉璃瓦、瓷砖等风貌
不协调的材料，团队帮忙联络，增加了购

买渠道，引入小青瓦、白墙等传统元素，并
通过新材料解决村民担心的保温问题，兼
顾功能与美学。
“乡村美学，不是设计师坐在办公室里

画出来的，是在地里‘长’出来的。”陈琳说。

古老智慧连接新产业
9个月前，LV巨轮驶入上海南京西路商

圈，在繁华街区掀起一场场景消费的热潮。
在城市远郊，另一种消费场景正悄然生长。

天马山是上海陆地最高峰，山脚下层
层农田环绕，与古画《横云山庄图》描绘的
山水格局至今仍有七八分相似。每年四月，
农民给稻田灌水“泡田”，整片田面化作一
面巨大的镜子，倒映出天马山的轮廓。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天马山单元
三师负责人刘晓嫣偶然发现这一景致后，
与团队反复踏勘，找到了观赏倒影和环看
五山的最佳点位。团队计划在田间修建一
条小径，利用现有田埂和农沟，以素土与
砂石铺设，既方便行走，又不影响耕作。

互联网时代，一个漂亮的观景位甚至
能带火一个村。“天马山单元不差人流，需
要的是更多让人停下来、坐下来的空间，
来感受当地文化和自然。”刘晓嫣说。天马
山单元周边3公里范围内旅游资源密集
分布。通过土地整治、建筑活化、生态慢行
道建设，将零散耕地集中连片，改造老旧
民居和粮仓，引入乡村书店、非遗工坊等
轻业态，把山、村、田、水有机串联起来，让

奔着景点而来的人，愿意多拐
一个弯，走进这片田野。

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
趋。崇明富圩单元决定从“鸟”入手。这里
紧邻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
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与鸟的关系颇
为微妙：村民担心鸟吃庄稼，保护区怕鸟
儿出界受伤，扛着长枪短炮的观鸟者们则
期待一饱眼福。

富圩村新建的湿地化稻田专为鸟类
而设——一边“让”出部分农田供鸟儿觅
食，一边种上树廊供它们休憩。鸟儿多了，
观鸟爱好者自然前来体验消费，生态保护
成果便转化为惠及村民的经济收益。“观
鸟产业在国际上已发展成熟，是我们重点
打造的乡村升级场景。”同济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乡村规划建设研究院院长栾峰
表示，富圩探索的意义不在于单纯保护，
而在于让生态本身变成产业。

社会资本也在积极参与。当地农业龙
头企业万禾农业深度介入，将湿地稻田统
一流转至企业规模化经营，收割时节留存
部分谷物作为鸟类食源。万禾在南边拥有
现代化种羊场，北边有千亩稻田，结合富圩
单元打造，将串联成一条完整的体验线路。
“有一天，你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稻田

水牛，牛背上还有一只鹭鸟。”栾峰说。这个
场景，便是独具沪派乡村风格的资源产品。

今年，上海将启动新一轮乡村风貌普
查，结合古志、古画、古诗等史料，挖掘更
多本土农业生产实践，并加以保护与活化
利用。

“沪派江南”可以边喝咖啡边看稻田


